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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源出戴云山，沿东北蜿蜒而下，注入闽江，为闽中地区

主要河流之一。在其中游北岸，座落着尤溪县城。城南公山之

麓，有一所倚山临水，风景秀丽的住宅。主人姓郑，名安道，字

义斋，这就是南宋小吏朱松的寓居之所。

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人，生于宋

哲宗绍圣四年。他自幼才思敏捷，出语惊人。二十余岁，即以擅

长诗文闻名于世。政和八年，在北宋都城汴梁登进士第，被授予

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于宣和年间到任。这时，正值北宋灭亡

前夜，外则有强大的金兵压境，内则有方腊、宋江起义余波未

平，宋王朝风雨飘摇，危如累卵。方腊义军初起之时，三个月内

即攻占六州五十二县，朱松故乡所在的歙州（即后来的徽州）也

沦为血腥战场。朱松不能自安，赴官时便携父、母、妻、弟等八

人举家逾岭而南，来到政和。宣和七年，父亲朱森去世，因为贫

穷，无法护丧还乡，就地寓葬于县西护国寺。在南北宋更替的时

代巨变中，朱松度过了三年的服丧期。建炎二年，调任南剑州尤

溪县尉。次年五月任满，始寄居于此地一一好友郑安道之家。

就在这所简朴的住宅，这个普通的人家，一个平凡的日子，

朱熹降临到人间。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时，尤溪城南郑宅，儿

子呱呱坠地。朱松立即飞书婺源，告知岳父祝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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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奉 五日午时免娠，生男娘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

子，幸皆安乐！”

朱松接着追述道：

“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州权职官，闻有虏骑自江西入邵

武者，遂弃所摄，携家上政和，寓垄寺。五月初，闻龚仪叛

兵烧处州，入龙泉，买舟仓皇携家下南剑，入尤溪，而某自

以单车下福唐见程帅。在福唐，闻贼兵破松溪隘，骎骎东

下，已入建州，攻南剑甚急，又匆匆自间道还尤溪。六月十

四日早到县，而贼兵已在十数里外矣。幸二舍弟已般家深

遁，是日即刻与县官同走至家间所遁处。贼在延平为官军所

破，仓皇自山路欲遁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过县更不

驻，不甚害人，亦不纵火。家中上下幸皆无恙，而随行及留

寓舍中衣服文字之类皆无所损失，比他人尤幸也。”

他长舒一口气，继续写道：

宁土寇范汝为者出“七月间方还县，而 没建、剑之

间，其众数千，官军遇之辄溃。诸司不免请官招安，已还状

受犒设，将散其众。无何，大兵自会稽来，必欲进讨。昨日

方报大兵冒昧入贼巢，丧失数千人，贼势又震。大略自今夏

以来，未尝有一枕之安，此怀如何！”

笔锋一转，朱松谈到故乡婺源，不胜忧虑：

“得程寿隆近书云，乡里颇扰扰，不详言其故。度切近

江、浙，其可忧当不啻此。惟聚粮深遁，勿以一豪珍币自

随，乃为上策。此中虽城居，但日夕为遁入深山之计，生意

草草，凡事苟且。不知百年未满之间，如此者更几时而后定
”

邪

最后，朱松告诉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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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先庐所在，兴寐未尝忘也。来书相劝以归，当俟

国家克复中州，南北大定，归未晚也！”

感叹家国，怀念故乡，朱松不禁心泪交零。朱熹正是在这兵

戈扰攘之中来到了这个世界。

相传郑宅所在之公山及与之相对的文山原来山形秀峭，草木

葱茏。朱熹始生，野火一夜之间并焚二山，山形毕露，俨如

“文”“公”二字，与朱熹死后谥号正合。后人又于朱熹出生后葬

胎衣之处修建毓秀亭，名郑宅所在之峰为毓秀峰。郑宅故址、其

附近的“半亩方塘”、“活水亭”及相传为朱松手植的两株参天大

樟至今尚存。当然，这些都是朱熹成名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人是

不能预见未来的，否则朱松面对自己的儿子，就不会对他的将来

一无所知。朱熹出生后第三天，按习俗举行“洗儿”典礼。朱松

特作（ ，其一云：洗儿诗）二首

“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有子添丁助征

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他竟然想到要让儿子去从戎，而不再像自己一样辛苦读书。这固

然只是戏言，但英年早逝的朱松不会想到 子正是沿着他所走过

的道路走了下去，完成了父亲所未竟的事业；不会想到儿子最终

远远超越了他和他所崇拜的先贤，成为一代儒学宗师。朱松当然

不会想到，这个人如此巨大地影响了民族历史进程，以至在叙述

人类认识活动时，没有理由不提到他的名字。

朱熹小名沈郎，以生于尤溪，而尤溪古称沈溪得名。小字季

延，这是因为朱松凡生三子，长子、次子皆夭折，朱熹居第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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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称季；尤溪属南剑州，南剑州又名延平，故称延。排行第五十

二，故呼为五二或五二郎。他一落地，就随父母过起了颠沛流离

，社会动的寓居生活。当时建州民乱未 荡不宁，朱松一家曾迁

居到闽东的长溪县，寓龟龄寺。又曾打算举家南下福州，渡鸡屿

洋，定居桐江，后因故未能实现。在这同时，因朱家内外亲戚多

有居政和、尤溪者，他们还频繁往来于建、剑二州。

就在这种奔波扰攘之中，朱熹由呀呀学语、蹒跚学步而成童

了。他自幼沉静多思，刚能言，父亲指着天告诉他：“天也。”他

立即反问：“天之上何物 朱松望着儿子，初而惊，既而喜，终

而捻须莞尔而笑：“此子或可望也！”

绍兴四年春，朱松被召入朝，除秘书省正字。朱熹随祖母、

母亲留政和。九月，祖母程夫人去世，朱松匆匆罢官而归，葬程

夫人于政和县浆溪铁炉岭。这年朱熹五岁，父亲将他送入小学，

并写下了（送五二郎读书诗》：

“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

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

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

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

朱氏本婺源著姓，其后逐渐家道中落，至朱松时，已家业无

多。入闽赴官时，朱松甚至不得不变卖故乡仅有的百亩田产以作

盘缠。在闽中十余年，他仕途抵牾，出人于县镇小吏。为了养

亲，甚至远至岭海无人之地行商。朱松饱尝贫贱之苦，以切肤之

痛敦敦告诫朱熹家无厚业，不可依靠。要严谨持身，好好做人，

立志业儒，寒窗苦读，爱惜寸阴，从而达到饱学博识，胸襟开

阔，最终超凡人圣，由鱼化龙。殷殷期盼，寄于笔端。

与同龄的孩子相比，朱熹显得早熟。听人说天地四方无边，

他便想道：“恐怕也有个尽头吧。就像这墙壁一样，墙壁后面也



第 5 页

总有个什么东西。”那么，天地四边之外，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朱熹终日冥思苦索，几乎成病。

每天晚上，朱松都要读（左传）到深夜，必终一卷方就寝。

这时，朱熹总是默默地在旁观看，父亲灯下夜读的身姿深深地印

在他的脑海里。暇日，朱松对儿子讲起家族遥远的过去。朱氏祖

先相传出自吴郡，其习俗秋天祭祀皆用鱼鳖。远祖有名朱介者，

世数已经不可考。叔祖朱弁称系出金陵而非吴郡，也已不知何所

指。唐代，避黄巢之乱，朱氏始居歙州歙县之黄墩。天祐中，陶

雅任歙州刺史，攻克婺源，命先祖朱瓌领兵三千戍守。先祖又名

古僚，字舜臣，官终制置茶院，称茶院府君。卒，葬连同，子孙

于此安家，奉朱瓌为婺源朱氏一世始祖。至朱熹，已相传九世

了。

朱熹的母亲姓祝，歙州歙县人，生于宋徽宗元符三年，比朱

松小三岁。祝夫人为人宽厚慈爱，她常对朱熹讲起外祖父祝确一

家的往事。朱熹喜欢偎在母亲身边，听夫人娓娓道来：

“我家世代居歙州，家里巨富，所开店铺差不多占了郡

城的一半，所以人称‘祝半州’。祝家为人和善，很受乡人

尊重。你的外曾祖名叫祝景先，都叫他‘二翁’，尤其是一

个忠厚长者。元祐太史黄庭坚曾经给他作过一篇画像赞，有

百来字，词很漂亮。你外祖父还能背诵一大半，到我们这一

辈都不记得了。二翁生了好几个儿子，都读书业儒。你外祖

父是长子，名叫祝确，字永叔，特别忠厚孝顺。”

祝夫人告诉儿子，外祖父小的时候听说父母打算为他议婚，

便逃走在外。这件事惊动了家人，几天后才找到他，外祖父还在

痛哭流涕不止。问他何故，回答说，如果娶妻，就要独立门户，

不能和父母兄弟朝夕相处了，所以难过。父母去世之后，外祖父

搬到墓旁，日夜守护。每念佛书数遍，便亲手种一棵树，每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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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这些树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名木，三年服丧期满，所种千

余株，已经郁然成荫了。

祝夫人又说，外祖父一兄一弟先后死于熙河，他都亲自前

往，护丧而归。往来步行，不下万里。每到住宿处，便悲号上食

祭奠，夜晚睡在灵柩旁，不忍离开半步。行路之人见此情形，皆

叹息不已。

有一年乡里瘟疫流行，亲戚故旧有的全家卧病不起，没有人

敢跨进其家门，怕染上病。外祖父每天清早拎着稀粥和汤药，去

到病人家，挨个喂粥喂药，日以为常。大概是感动了神灵吧，也

没见他染上什么病。

从母亲那里，朱熹还得知，方腊起事的时候，歙州郡城沦为

丘墟。有人为了讨好权贵，去上下官府活动，打算将州城迁到北

门外，以便迁就权贵私利。新址地势低洼，一遇洪潦，积水平地

数尺，乡人都不赞成迁移。有两千多人准备上告朝廷，又怕得罪

权贵，招来祸事，没有人敢出头。外祖父毅然挺身而出，带头上

诉。权贵果然恨之入骨，取朝廷特旨，给外祖父定下违抗圣旨的

大罪，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外祖父隐姓埋名，四处逃避，朝廷仍

然通告各地，追捕不止。几年以后，北宋灭亡，时事巨变，这件

事才不了了之，而州城也还故处，人人受益。经过这次折腾，祝

家家业从此一蹶不振，但外祖父始终不以为悔。

祝夫人又谈到了自己：

“你外祖母姓喻，生了两男一女，我居第二。你伯舅叫

祝莘，叔舅叫祝峤。当年你父亲在郡学作学生时，年龄很

小，没有人注意到他。你外祖父偏偏对他十分看重，许以婚

姻。后来你父亲以擅长诗文名动京城，人们都说你外祖父有

知人之明。”

朱熹人神地听着，若有所思。父母的话语，在他幼小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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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八岁这年，朱熹全家迁居建州城。城南山水清邃，为朱松所

深爱，于是依山傍水，筑室于环溪之上，名为环溪精舍。迁居

后，朱熹有时也在当地上学，当时的同学较要好的有建阳人李从

礼等人。在父亲和塾师的指点下，朱熹已开始读经，最先读的是

《孝经》和（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四书》不属于《六经》的范围，在传统儒学中，其重要性本来

低于《六经》。将《四书》抬高到先于《六经》的位置，把它规

定为儒学入门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的重要创见。朱

松早年曾经从学于二程学派的罗从彦、萧 等人，笃信二程之

学。朱熹业儒自（四书）始，完全体现了二程的治学思想。

经书充满说教，枯燥而乏味。一个年方 角的孩子，读来却

分外投入。也许上天的确没有赋予他敏捷的才思和一触即通的悟

性，甚至有时表现得有些迟钝，像他后来无数次对人称说的那

样；但在另一方面，作为补偿，朱熹越来越显露出好学深思的天

性，过人的坚韧和执着。当他读完《孝经》时，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挥笔题下“不若是，非人也”六个大字。夏天，一群孩子

嬉戏于水边，只有朱熹端坐一旁，以指画沙。走近细看，才知所

画图形乃是《易经》中之八卦。每当读到《孟子 告子上》中关

于二人从弈秋学棋的故事时，朱熹总是掩卷沉思，慨然发奋，发

誓专心致志，锲而不舍，苦读经书。而读到《孟子》说“圣人与

我同类者”之处时，他又高兴得手舞足蹈，从此立志要做圣人。

冥冥之中为造物所规定的朱熹一生注定要走完的道路，似乎第一

次朦胧地闪现于这个孩子面前。

九月，朱松服丧已满三年，再次应召入都，除秘书郎。经济

拮据，无力携家，朱熹随母亲暂留浦城。这是朱松最后一次出

仕，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顶点。在京历任著作佐郎、度支员外郎兼

史馆校勘、司勋郎官等职，官终吏部员外郎。朱松入都不久，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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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也来到了临安。首次远行，有如井底之蛙跃然而出，领略到了

海阔天空。朱熹不仅饱览江山之胜，而且亲身感受了繁华的都市

生活，耳熟目惯于最高层政界的官场应接。

在临安，朱熹仍然勤学不辍。他曾经从学于杨由义，受司马

光所著《居家杂仪》。曾有机会于稠人广众之中见到时为秘书少

监的二程高足尹焞。望着和靖先生雍容尔雅的道德之容，朱熹不

胜高山仰止之思，于是求得和靖之书，亲笔抄录一通。朱松内弟

程复亨号韩溪翁，朱熹称为叔父，时时来访。每得酒必尽醉，然

后大呼高歌，论说滚滚，不能自已。其超然物外，豪荡不羁的形

神，也给朱熹留下了深刻印象。

北宋灭亡以来，金人一直亡宋之心不死，每至秋高，胡马南

驱，蜂涌而来。宋高宗溃不成军，仓皇南逃，从商丘到扬州，从

扬州到杭州，到明州，到定海，最后漂泊海上，直至建炎四年，

才偏安于临安。金人仍节节进逼，铁蹄叩关，战火不息。至此，

秦桧为相，接受丧权辱国的对金和议：宋向金称臣，岁贡银绢五

十万匹两。朝廷屈辱求和，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朱松与胡珵、凌

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人联名上书，痛斥和议。为此，秦桧于绍

兴十年春以知饶州的职名将朱松逐出京师。政治生命结束了，朱

松不愿赴任，请求主管台州崇道观而归。从此闲居于建州，直到

去世。

临安归来，朱松一家仍居环溪精舍，也曾在建阳登高邱氏之

居等地小住。朱松已做过三年朝官，又因反对议和而名声大振，

地位不同了，州县官吏及当地名人多与之频繁往来。这些人事关

系成为以后朱熹在建州立足的主要社会基础，也是朱松留给后人

唯一的遗产。

朱熹有时也去学校，当时同学的还有郑谟等人。但大多数时

间是在家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除了读经之外，朱松还开始系

统地传授二程的学说。十余岁的朱熹当然还不能理解其中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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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时甚至不知所云。朱熹也开始学史，父亲曾经亲自为他诵

读汉光武帝 年刘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本纪，当读到公元

昆阳之战时，朱熹打断父亲的话问道：“何以能若是？”朱松放下

手中的书，将战役梗概细细讲解，不禁触动心怀，浮想联翩，论

至古往今来无数兴亡成败，感慨叹息，久久不止。朱熹完全领略

了其中道理，并为父亲的话所打动，神色欣然，精神振奋。朱松

好佛学，多方外之友，其中与建州尊胜院净悟禅师祖源相交尤

厚。祖源建阳人，持重收敛，目光如炬。家徒四壁，入定之余，

礼佛以百万计。从他口中，朱熹听到无数关于北宋宰相富文忠

公、赵清献公学佛之类的故事。他对佛学渐渐产生了兴趣。

就在朱熹由朱松引导而一步步走上儒学道路时，父亲却身缠

重病，过早地离开了他。

在朱松晚年闽中交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崇安人刘子羽、刘

子翚兄弟、刘勉之和胡宪。刘氏兄弟居五夫里之屏山，刘勉之居

五夫里之白水，胡宪居籍溪。

屏山刘氏为里之豪门，其庄园穷奢极侈，规模宏大，中有六

经堂、早赋堂、横秋阁、凉阳轩、山馆、万石亭等十七景。子羽

之父刘 仕至资政殿大学士，守节不屈，死于靖康之难。赠太

师，谥忠显，名载史册。刘子羽字彦修，在朝累迁至侍从，在外

历任封疆大吏，曾于川、陕等地英勇抗击金兵，有战功。绍兴十

二年以后闲居于家。刘子翚字彦冲，子羽之弟，以文学知名。绍

兴初曾出任兴化军通判，其后不乐仕进，一直闲居在家，人称屏

山先生。

刘勉之字致中，家为乡里巨富。自幼颖悟，博闻强记，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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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虽然一生隐居，但名气极大，宋高宗曾专门召其入京，号

为建州名士。

胡宪字原仲，自幼业儒，曾就学于京师太学，后出任建州州

学教授。家境贫寒，常以打鱼、耕种和卖药为生。但甘处贫约，

勤学不辍，其气节为人所称，也是当地名人之一。

朱松自临安罢归以后，先后与四人相识。虽来往不多，但交

浅言深，讲道论文，十分投契。彼此皆视为知己，相见恨晚。

绍兴十三年春，朱松病势日益沉重。他心里明白，自己已无

治愈之望。生死有命，可付之造物，对此朱松处之泰然，略无忧

惧之色。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朱熹母子。这时朱松之女年方数

岁，朱熹兄妹皆幼，孤儿寡母，将何以自立？他想到了刘子羽等

人。

三月，病情急剧恶化。朱松艰难地扶病下床，用最后的力气

亲笔致书刘子羽、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与之永诀，将身后之

事托付他们。他又招手将朱熹叫到床前，吩咐他在自己死后迁居

崇安，并把自己葬在那里。他要看着朱熹母子幸福地生活下去。

对朱熹的学业，朱松用微弱的声音断续说道：“籍溪⋯⋯胡原仲，

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

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

唯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这是朱松最后的遗

言。弥留之际，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和议已成，举国上下人心

涣散，宴安鸩毒，中原恢复无日；一生栖迟小吏，始立于朝，又

因谏和遭逐，己志未伸；家业无几，世路险恶，弱妻幼子抛于身

后，孤立无助⋯⋯。国事家事萦绕胸怀，朱松不能瞑目。二十四

日，他在环溪精舍含恨离开人世，年四十七。

一夜之间，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今以后，朱

熹将孤独地跋涉在人生旅途上，一切都得谋划，一切都要开辟，

没有教益，没有扶助。母亲靠他奉养，胞妹需要照顾，生计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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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度，他感到了担子的沉重。含泪禀承父亲的遗训，朱熹开始料

理朱松的丧事。他将父亲的死讯遍告朱松生前好友，并接受他们

的吊唁。他奔讣崇安山中，哭诉朱松临终遗言，选择墓地，筹建

新居，并请禀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先生之门。

子羽四人叹息久之，慨然以收养孤穷为己任，待朱熹如子

侄。他们一依朱松遗嘱，积极奔走策划，料理朱家凡百事务。

刘、胡三先生并正式接纳朱熹为门人。

朱松家境不饶，经济拮据，诸事不得不一切从简。在屏山刘

家附近买得几亩地，几间旧屋，略加修葺，就是新居了。刘子羽

在给刘勉之的信中说道：“于绯溪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七

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朱家人口不多，可以

居。”买下的五间房屋和田地在屏山之下，潭溪之上，背山面水，

风景秀丽。这里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推开窗户，一阵花香扑鼻

清泉，叮咚而来，远近层峦叠嶂，尽收眼底。崖边一 入耳，寒

冷刺骨。朝雾夕阳，鸟语雀噪。每当和风穿林而过，房前屋后千

竿翠竹摇曳起舞，簌簌作响。

新居就绪，墓地也已选定，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朱熹侍奉母

亲，带着妹妹，护送朱松灵柩，穿越二百里深山老林，逆建溪而

上，正式移居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在那里，他住了四十八年。

墓地定在五夫里西塔山灵梵院侧。后来朱熹对此地风水并不

满意，于乾道六年迁葬于白水鹅子峰下。葬礼简朴而肃穆，朱熹

凝望着父亲的墓碑，迎风伫立于墓前，久久不忍离开。终于，他

抹去最后一滴冷泪，转身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去⋯⋯

几个月过去了，朱家在屏山安顿下来。应酬渐稀，一切复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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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静。

朱松没有留下什么产业，仅有的积蓄只能在短期内维持基本

生活。从长远看，必须有新的经济来源，否则将坐吃山空，这个

任务落到十五岁的朱熹身上。正如农夫种田，商人兴贩，百工献

艺一样，一个士人唯一的生活出路就是出仕做官。尽快考取进

士，是朱熹的当务之急。他不得不把应举作为学业的首要内容。

这也正是刘、胡三先生的打算。他们最初的目标，就是把朱

熹培养成一名合格的举人。当时刘勉之已迁居建阳，胡宪远在籍

溪，只有刘子翚与朱熹朝夕相处，而文名最高，故朱熹应举，主

要由刘子翚负责指导。

为了应举，广泛阅读范文选本，熟悉并模仿策、论等科举应

用文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同师刘子翚者尚有黄铢兄弟，他们后来

成为朱熹的密友。范文由刘子翚指定，要求严格，不容稍怠。司

马光《温公集》、陈瓘《了斋集》之类，皆由刘子翚亲自监督，

一细读。凡议论精彩处，不许默读，而必须朗诵。也有读书不

知所云之时，如（了斋集）中说禅之类，这时刘子翚也只好笑

道：“这老子后来说话如此，想是病心风！”

刘子翚喜欢到武夷山中水帘洞等处研讨学业，也常到建阳麻

沙镇的瑞樟书院讲习。每次外出，皆命朱熹相随，饮食起居，不

离左右。屏山至武夷百里之遥，每一往返，人困马乏。为省旅途

劳顿，便利往来，刘子翚特于中途建歇马庄一所，买田两百余

亩，以其地租所入充饮食歇息诸费。此庄朱熹也有投资。

在刘子翚的悉心指导下，朱熹举业日见提高。他晚年回忆

说，直至中举之时，也不过正正经经地做过十五六篇举文，而科

场要领，悉已成竹在胸。

然而，朱熹真正的兴趣却根本不在举业。从读过的经书之

中，从父亲那里，朱熹知道有一个所谓“为己之学”存在。这门

学问探讨的是人及其相互关系的之所以然与之所当然，也就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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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做人、如何做好人的问题。服膺此学，经过修身养性，便可以

由常人一变而为圣人。经由此途，可成天下大事，治人治国，措

诸事业，举重若轻。这难道是区区举业所能相比的吗？强烈的求

知欲和不愧此生的责任感，自然地把朱熹引向圣经贤传。虽然他

对为己之学的具体内容甚至还一无所知，但已“觉得这物事是好

底物事，心便爱了。”这是心灵深处无声的呼唤。有如黑夜之中

颠簸于茫茫大海之上的小舟，一旦瞥见导航的灯塔，就再也不肯

随波逐流。

屏山先生也未尝以举业劝人，更不以此自处。朱熹不禁疑窦

丛生。一日，冒昧请问，刘子翚喜其有志，欣然以治学门径告

之。

举业当然不足以为终身之学。士人所当朝夕从事的是“圣

学”，即儒者之学。圣学讲明修己治人道理，出自圣贤，载在经

传。刘子翚少时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取一第如探囊，然而一毫

不以富贵功名为意，壮年弃官还家，潜心经传，修身养性。他比

照佛门衣钵相传作（圣传论》，演绎出一个尧、舜、禹、周文王、

周公、孔子、颜回、子思、孟子的圣门传授道统。他以《易经》

中的“不远复”作为终身奉行的三字符；他发挥程颐的人性论，

以为人的气质缺陷在人性中有如水中之盐、色中之胶。刘子翚的

言传身教，给朱熹以深深的启发。

从此，朱熹更加潜心于儒学，刘子翚也不再仅仅以举业相

期。朱熹十六岁这年，刘子翚为他命字曰元晦，并写下祝词：

“冠而钦名，粤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腾异。友朋尚

焉，请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义。”

接着，刘子翚具体解释道：

“木晦于根，春荣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昔者曾

子，称其友曰，有若无，实若虚。不斥厥名，而传于书。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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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世之远也，揣其气象，知颜子如愚。迹参并游，英驰俊

驱。岂无他人，夫谁敢居！自诸子言志，回欲无伐，一宣于

声，终身 然，其光烈烈。从事于斯，惟参也无弗越。陋巷

惭。贯道惟一，省身则三。夹辅孔门，翱翔两骖。学的欲

正，吾知斯之为指南。”

他以颜回、曾参为例，说明为什么为朱熹起字元晦，一个人

为什么要晦。晦就是饱学涵养，充实自身，含而不露，而不是喧

嚣奔走，哗众取宠。只有这样，才能超凡脱俗，日入于圣贤之

域。

受朱松之托，觉得责任重大，他又写道：

“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文华其继。来兹讲

。真聪廓开，如磨，融融 源之方驶，望洋渺 ，老我

缩气。古人不云乎，纯亦不已。怅友道之衰，变切切而惟

惟。子德不日新，则时予之耻。”

殷殷期望，寄于笔端。最后，刘子翚勉励道：

“勿谓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养于蒙。言而思

毖，动而思踬 凛乎惴惴，惟颜曾是畏！”

朱熹终身将老师的教诲铭记在心，他曾自号晦翁、晦庵、云

壑老人、云台隐吏 高隐吏、沧洲病叟、遁翁，始、云台真逸、

终不离一个“晦”字。直到晚年书桃符，还有“晦木谨师传”之

语。

在儒学上同样给朱熹以重要影响的还有刘勉之和胡宪。刘、

胡二先生曾在太学同学，不顾当时“元祐学术政事不许教授”的

禁令，私下偷读二程之书，是二程学说的忠实信徒。他们又都曾

问学于与程颐交往密切的谯定，刘勉之还见过名儒刘安世、程门

高足杨时。勉之经常对朱熹谈到自己的亲身见闻。他告诉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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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初蔡京推行三舍法，学校风俗颓糜。当时内舍生、外舍生

待遇不同，分肉时错分了一份，学生便对分肉者大打出手，高声

怒骂：“我是内舍生，如何却只得外舍生肉？”似这类无耻之事屡

见不鲜。他又说，刘安世在南京，极健谈，无所顾忌。南京当四

方之冲，往来士大夫无不往见，宾客盈门。勉之留南京数十日，

刘安世所言，上自立身行己之方，下至生活琐事，所记甚详。他

亲自为朱熹讲解张载的《西铭》，并向他传授读书之法：先将欲

读之书按轻重缓急排定次序，初学时只看一书，透彻理解之后再

看第二书。精读若干书之后，再广泛阅读，刑名度数也懂一点，

天文地理也懂一点，五运六气也懂一点，医书也懂一点⋯⋯。刘

勉之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鄙外浮荣，不附权贵，恪守礼法，

疾恶如仇，耿直倔强，难于苟合。这些也都在潜移默化之中融入

了朱熹的性格。

朱熹经常到籍溪胡宪家中问学。胡宪厅上大书“文定书堂”

四字，文定为北宋大儒胡安国之谥号，胡宪乃安国族人。在那

里，朱熹亲眼看到胡宪开药店卖药时的招牌“胡居士熟药正铺”

以及各种药牌。胡宪为人宽厚，平易近人，性格沉静，持身谨

严，在三先生中，最为随和。在胡宪面前，朱熹不觉少了几分拘

谨。

当时问学于胡宪的还有魏掞之，后来与朱熹成为挚友。胡宪

指导他们阅读自己所编的《论语会义》一书，并教给朱熹修养性

情的方法。如用小纸写出古人美行或诗文铭赞有补于人者，遍贴

壁上，往来诵读，尽入于心。他又告诉朱熹胡安国年轻时修养心

性的故事：胡安国小时候性情暴烈急躁，甚至亲自下手殴打士

兵。士兵抗拒不服，他没有办法，跑回书房中订个小册子，专门

抄写经传中语言宽缓之处，长期消磨，最终不再性急。

在胡宪那里，朱熹还见到了父亲的好友、胡安国的外甥范如

圭，胡宪的弟弟、胡安国的养子胡寅。二人皆为名儒，其思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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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给朱熹留下了深刻印象。朱熹曾经与胡寅共坐，见他几杯酒下

肚，高歌孔明《出师表》，朗诵张庭坚（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

陈瓘《奏状》等，仰慕之情，油然而生。“真是议论英发，人物

伟然，可谓豪杰之士也！”

在三先生影响下，朱熹以《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的毅力夜以继日地攻读经书，钻研周敦颐、张载及二程的著作。

每天清晨，晓雾未散，已传来朱熹诵读《诗经》及《大学》、《中

庸》的声音。夜深人静，朱熹还在灯下苦读《易经》。有时他从

冥思苦索中豁然开朗，如读《荀子》论“心卧则梦，偷则自行，

使之则谋”一段，便领悟到：“偷心是不知不觉自走去底，不由

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它。‘使之则谋’，这却是好底心，由自

家使底。”每当这时，朱熹总是不禁手舞足蹈。但更多的时候，

则是茫然不知所云。读《大学》，他不知“格物”之义；读《通

书》，甚至不能断句。但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着他，欲罢不能。

朱熹如饥似渴，扎进书山，生吞活剥。

三先生学有不同，性格有异，他们对朱熹的指教几乎各是一

套，有时甚至令人感到无所适从。但这时的朱熹好高骛远，凭恃

过人的钻研精神，无书不读，无所不学。业儒之外，他还酷爱韩

愈、曾巩的文章，曾潜心进行模仿。他读过无数的唐人小说，

《文选》之类早已烂熟于胸。他学作拟古诗，古人说“灼灼园中

花”，自己也照样做一句；“迟迟涧畔松”，也照样做一句；“磊磊

涧中石”，也依样画葫芦；“人生天地间”，也做一句如此。意思

语势，皆依古人，只是换字。三二十首作下来，便觉长进，已能

与叔父朱槔往来唱酬。朱槔是有名的诗人，曾专门写有《乙丑除

夜寓永兴寄五二侄》等诗寄与朱熹。他还爱好书法，不喜用软弱

的兔毫，而喜用劲健的羊毫。当时刘子羽之子刘珙与朱熹同习书

法，朱熹临（曹操帖》，刘珙临颜真卿的《鹿脯帖》。朱熹一时兴

起，戏语刘珙云：“曹字为古，颜字为今，公后我几百年矣！”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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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立即反唇相讥道：“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

耳！”朱熹哑口无言，竟无以对，于是二人相视大笑。连兵法朱

熹也感兴趣，不时拿起书来排演一阵。凡有名画，必百计求之，

一睹而后快。金石也极喜爱，见必收藏。每次出门，各种书籍满

箱盈箧。凡事备有两本册子，准备随时记录见闻和心得。他甚至

学会了弹琴。

正当朱熹贪婪求进，攀缘涵泳于书山学海之中的时候，有一

件事使他几乎半途而废，放弃学业，走上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禅

学。

刘、胡三先生虽是儒士，但又都是佛门信徒。他们或以为

儒、释无异，或以为当由释求儒，或以为儒低于释。刘子翚官莆

田时，认识不少僧人道士，其中一个僧人能够静坐几日几夜而不

吃不睡。刘子翚对他们所宣扬的清净寂灭兴趣极浓，还家后，终

日与刘勉之、胡宪谈禅。“禅心敲有韵”、“五更常听寺楼钟”等

诗句就是他们参禅的写照。胡宪走得更远，认为佛教广大精微，

有圣人所未尝言及或言而未尽者，甚至批评胡安国之学只能言治

国而未足以语道。他们广泛结交僧人道士，名僧宗杲、圆悟、道

谦及武夷山冲佑观道士，和他们过从甚密。当朱熹向他们请教为

学之要时，三先生异口同声地告诉他，要想将所学一切豁然贯

通，必须依赖内心的彻底觉悟。而心灵之悟的秘诀，已全部包含

在禅学之中。

禅宗是佛教的一支，其学说主张通过内心体验而达到顿悟，

视文字语言等外在之物为多余。朱熹狂热地迷上了禅学。他找来

禅宗语录，夜以继日，字字咀嚼。他与宗杲通信，请教禅学要

秘。在刘子翚家里见到僧人，便去寻根问底，对其“鸳鸯绣出从

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的玄妙言谈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在参

加乡举考试时，也借用僧人之意去胡诌。而真正成为朱熹学禅引

路人的，则是当地僧人道谦。


